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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题材汉画与汉代民间生态道德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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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图画教化世人的风尚是汉代生态道德画像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这种建构在“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目标

之上的画像虽然形制短小、意旨简赅，但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阴阳交感题材引导民众修德正心和谐

仁爱，忧患意识题材引导民众修身正行意志坚强，射礼题材引导民众崇重德行明晓大义。汉画所表现的和谐内容，

既是汉代民众对先贤思想的理解、接受与阐发，也是当时哲学思潮和时代精神的体现。民众刻绘相关汉画的行为

表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本身具有推行和发展和谐思想的良好基因，它所提出的有关构建和谐社会的

种种原则和践履儒家和谐理念的具体做法，反映了早期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对儒家和谐要求与准则的认

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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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皇朝以图画教化世人的风尚是汉代生态道

德画像得以 产 生 的 文 化 土 壤，这 种 建 构 在“恶 以 诫

世，善以示后”目标之上的画像虽然形制短小、意旨

简赅，但因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而给我

们今天考镜汉代教育、引导人们和谐生态道德的具

体情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参照。
一、阴阳交感题材引导民众修德正心和谐仁爱

阴阳交感这一发轫于三代之前的观念在西汉初

年虽然受天道自然观的影响而遭到一定消解，但是，
到了武帝建元元年，随着董仲舒天人三策被皇帝所

采纳，以前被社会所贬斥的阴阳交感思潮在新的形

势下又得到了复兴。表现阴阳交感观念画像在汉代

的蓬勃发展，就跟这股思潮有关。
首先，天地交感。天为阳，地为阴。天地相交就

是阴阳相交。由于天地交感意味着世间万物各遂其

生，所以这个时期出现的墓葬除按照天地交感观念

建成上圆下方的形状以象天、法地外，汉画的绘制也

开始着意体现交感天地的价值理念。唐河针织厂汉

画墓［１］、洛阳卜 千 秋 汉 画 墓［２］、襄 城 茨 沟 汉 画 墓［３］、
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墓［４］等都是按照天地交感观念设

计建造的典型墓葬。这些墓葬一改以前墓顶不事装

饰或饰以抽象几何纹的做法，开始在墓顶描绘云气

纹、日月星辰等天空景象。到了后来，人们不仅在墓

顶处绘制表示天区的四象，而且还把具有沟通天地

功能的灵禽异兽和仙人神怪加了进去，以具象化的

手法给人营造一种日月联藻、风云交彩的真实天空

感。西安交通大学汉墓顶部不仅刻有日月星辰、彩

云仙鹤和羽人神鹿，而且还在后壁下部绘有天鹅、雉
鸡、鹿、虎等地上动物［５］。密县打虎亭汉墓的顶部刻

鸟兽图和云气纹，而墓壁上则刻绘着敬老图、庖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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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宴饮图［６］。洛阳烧沟６１号汉墓的上部绘 日 月 星

云仙人神鸟，主室过梁正面刻“二桃杀三士”“孔子师

项橐”等历史故事，后室山墙横梁正面刻的历史故事

则是“鸿门宴”［７］。洛 阳 卜 千 秋 汉 画 墓、唐 河 县 针 织

厂汉画墓顶部的情形与此类似，绘画的都是天空的

景象，在墓顶下方的四壁及其横楣上，则刻绘反映宴

饮、乐舞、百戏、出行等生活场景和表现儒家“五常”

之道的历史故事，以此来象征天上人间。值得强调

的是，在汉画中除了依靠异兽神禽来沟通天地之外，

汉代还继承先秦以玉璧沟通天地的做法，将玉璧刻

绘在墓室中。如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外棺足档刻绘

着二凤穿璧［８］，马王堆一号汉墓外棺头档刻绘着二

龙穿璧［９］，乐 山 柿 子 湾 崖 墓 甬 道 门 楣 处 刻 绘 着 玉

璧［１０］，方城东关汉画墓门楣刻绘着二龙穿璧［１１］等。

在古人看来，璧圆以象征天，璧好则代表天地交通的

孔道。将玉璧刻绘于墓室，意谓天地沟通的渠道十

分顺畅［１２］。如果天地的沟通顺畅了，那么人间事物

和秩序也就和谐了。

心阅目读汉画的这种设置，不难发现其中所蕴

孕的儒学通和致化与交感臻变的智慧内核。天地之

道在生植。《易经·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

焉。”《荀子·礼论》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

变化起。”由于天地交感化育万物是创建自然界和谐

通泰的充要条件，也是天地万物获得至正之性的活

水源头，因此，推天道以明人事，只有自觉归顺和维

护宇宙的这种本然之性，万物才能真正处于一种生

气灌注的大和状态。在天地交感观念的影响下，把

表示天地交感的神人灵禽和龙凤穿璧图案刻绘在棺

木和墓室里，这既是汉代人的骚情雅思，又是汉代人

所发出的独特天问。常受此类汉画惠风的浸润，有

利于把人们引向异质契合、跨界通化的和合世界。

其次，男女交感。男为阳，女为阴。如果说天地

交感能使大自然和谐通泰的话，那么男女交感则可

使家庭和国家和谐通泰。夫妇为人伦之始，阴阳相

交夫妇合精，因情爱而志通心同。一男一女所构成

的家室之道，不仅能带来父子关系的和谐融洽而知

和处和，而且还能带来君臣、上下关系的和谐融洽而

定国安民，这便是国家和个体的和谐通泰。汉画中

有大量表现男女交合的内容，分布很广，晋陕、齐鲁

等地均有出土。除男女相拥、伏羲女娲、日月合璧、

虎啖龙津等含蓄抽象的图像之外，发掘报告显示，赤
裸裸的两性相合图像也为数不少。男女交合上承天

道下贯人间，表现的是一种阴阳互补相和。儒家的

阴阳两仪是汉画的基本形态，和谐之道归根结蒂是

阴阳互补互动之道，其虽然睽异，但因絪缊而亲近，

因交感而和合。和存则变化相续，合在则生生不已。

在乾男坤女 所 构 成 的 和 谐 统 一 体 中，自 在 而 圆 足。

在这个意义上说，男女和会乃天地大道。

再次，礼敬精神层面上的上下交感。阴 阳 交 感

虽然是一份精神富藏，但如何在与宇宙大道同德同

构的视域中做到真正的交感，汉画提出了一种既属

于自己，同时又对中国哲学史具有意义的东西，我们

姑且将之称为折节礼士、敬恭桑梓的礼敬精神。

礼敬精神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汉画对这种精神

给予了积极的阐扬。这种阐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谦敬意识。儒家认为做到了礼敬，阴阳就会

不断地交感从而达到圆融无碍，也就是《易经》所谓

的“通”。因此要实现阴阳交感，就必须以谦恭的态

度屈己待人和礼敬桑梓。《易经·益卦》云：“损上益

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易经·屯卦》

亦云：“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在精神上礼敬他人，尤
其是礼敬不如自己的人，就能够获得拥戴。若能受

到人们的拥 戴，和 谐 安 宁 的 社 会 生 活 便 有 了 保 障。

二是乐善好施，厚待乡党。尊贵者若拥有了这两种

美德，其人性就会与天地万物之道吻合，不仅上下交

感的热忱和相互沟通的力量不可胜用，而且也能取

得民众的拥戴而实现国泰民安的和谐盛景。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上为阳，下为阴，上下交感后，便可以在

上下之间形成一种同心、同德和同志的和睦关系，从
而使生活稳定有序、充满活力。

由于早期儒家那些倡导尊让契敬精神的礼仪大

多与饮食有关，所以汉画在用这些礼仪实施教化的

时候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不能把汉墓中刻绘的宴

饮画像看成是单纯的吃喝场景，而应该看做儒家修

德正心、和谐仁爱主张张目的礼教范本。《史记·儒

林传》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

乡饮之礼。”乡饮酒礼遂成为社会上流行的主要礼仪

之一，不仅可以在庠序之外进行，而且党正饮酒，“亦
谓之乡饮酒礼”［１３］３４。汉画模山范水，对于乡饮酒礼

的表现，或侧重表现某一仪节，或如连环画般，详尽

表现迎宾、献宾、乐宾等仪节，关目十分清楚。密县

打虎亭汉墓系仿阳间大宅模式建造，在北室西壁用

两块巨石完 整 地 刻 绘 了 乡 饮 酒 礼 的 献 宾 和 旅 酬 仪

节。第一石上宾主相对而坐，主人举杯向客人敬酒，

表现的是乡饮酒礼中的献宾仪节。第二石刻四人对

饮，表现的应是献宾之后的旅酬仪节。汉画砖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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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乡饮酒礼的内容，如四川新都汉画砖所表现

的献宾仪节［１４］等。连环画式画像也不少，如在沂南

北寨汉画墓中，南壁横额西段刻绘着迎宾仪节，东段

刻绘着献宾、旅酬仪节，而东壁横额上则刻绘着乐宾

仪节。南、东两面墙的横额用叙述性的笔调表现了

乡饮酒礼的主要过程。乡饮汉画对这一过程的生动

表现，是对尊者精神上礼敬下民、物质上厚待下民，

实现正身安国、和谐乡里思想的深刻注解。

二、忧患意识题材引导民众修身正行意志坚强

《易经·既济》要求时刻“思患而预防之”。要想

吉祥安康，就必须“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乱”。《左传·襄公十一年》云：“居安思危，思则有

备，有备无患。”《论语·卫灵公》亦云：“人无远虑，必
有近忧。”孟子在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基础上所提出

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著名论断，成为治家安邦

的重要原则。汉画作为汉代特殊的文化载体，以其

深刻的思想性和典雅的艺术性对中华文明所孕育的

这一意识作了系统的阐发。

灾难困苦意识和反省悔悟思维方式的产生，是

以阴阳的和谐与不和谐两种状态的相依相扶、相互

转化为基础的。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和谐必

然伴随着不和谐。和谐与不和谐互为消长，互为其

根，共同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利害得失、成败盛衰

一直都处在转化之中，要有效阻止困苦危难局势的

出现，就要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加

以破除。汉代人将百姓怨忌之像刻绘于墓室，就是

这种极力阻止运势走向反面的智慧表现。夏桀是一

个不知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法理的荒淫暴君，后为商

汤所败而国灭家亡。古人有忧于此，在嘉祥武梁祠

中，不仅将这一反面典型刻绘在汉画像石中，而且还

同那些以劳定国、以死勤事，创造了伟业的帝王刻在

一起。从像旁所刻名字看，伏羲夏禹等九人均为圣

者，只有夏桀为昏君。他手中执戈，坐在两个葡伏于

地的女子身上，位列第十名。这种恶以诫世善以示

后的匠心设计，凝聚着思古忧患的深切情怀，垂训之

意十分明显。党锢之祸也叫党祸、党锢、党禁，意为

因结党而酿成的灾祸。东汉时期，大的党锢之祸就

发生了两次，涉及世家大族数百人，其中多为文人。

这一内容，在东汉画像石中也有反映。如在山东临

沂白庄汉墓出土的党锢之祸画像石中，手持麾的官

员正在指挥抓捕手捧竹简的文人。此类画像充满了

悲怆的激情，其用意跟刻绘夏桀像一样，是一种深自

鉴察的 提 示，“意 在 记 取 党 锢 之 祸 的 教 训”［１５］。彗

星，《广韵》将 之 称 为 妖 星，古 人 认 为 此 星 乃 改 更 之

象，主 争 战。此 类 不 祥 之 兆，理 应 不 该 在 汉 画 中 出

现。然事与愿违，不仅广泛存在，而且还出现在墓室

过梁这一显著位置。如南阳王寨汉墓的过梁上，象

征阴阳的日月画像的上下各刻一幅头西尾东的彗星

图案［１６］。彗星图虽示人以凶，但有忧而实乃教人悔

悟之象。这些义深意远的画像体现了古人为警惕和

预防灾祸苦难而特有的敬惧之情，它们启示人们，修
身正行能来福，战栗戒慎可避祸。当生活一帆风顺、

事业兴盛发达之时，也要由盛知衰，由吉晓凶，在和

谐向不和谐发展的过程中，趁不和谐的因素还比较

稀少、力量尚未强大的时候，将之及时地消除掉，让

治不致化为乱，存不致化为亡。

一旦陷于逆境，也要临难不苟免，见危 不 曲 全，

意志不屈，奋 力 前 行。《易 经·困 卦》云：“泽 无 水，

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由于凶吉双方处在一个此消

彼长的状态之中，此时若以人力加以推动，就能使事

物向着和谐 的 方 面 发 展，因 此 困 卦 上 六 爻 辞 又 云：
“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按照高亨

的解释，此是说，身处困境，居而不安，行无通路。然

处穷困之地，正用谋之时也［１７］。这些占断之辞告诉

人们，当处穷困之时，更要胸怀忧患的意识，反身自

省，善用心智，以便趋利避害，逢凶化吉。

刘汉皇朝践祚四百余年，发达的政治、经 济、哲

学和科技尽管在我国古代史册上留下了重笔浓抹的

锦锈华章，但是，此伏彼起的兵燹战乱在给人类文明

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对生态资源也往往造成致

命性创伤。据邓云涛《中国救荒史》统计，仅全国性

亢旱一项四百年间就发生了８１次 ［１８］，“湖沼淤涸”
“河川竭”“大旱，民多渴死”“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
淮间相食殆尽”“野绝青草”“赤野千里”等表现干旱

的词句更是充塞于前后汉书的字里行间。从汉画来

看，有着灵感思维特质的汉代人，当面对自然灾害所

带来的困厄，心身备受压抑时候，已经没有了远古时

期那种恐惧和绝望交织杂陈的情绪，而表现出一种

勇敢 面 对，不 屈 不 挠，先 礼 后 兵，祭 打 结 合 的 态 度。

由于此态度包含有情感和智谋的双重成分，所以被

学者称为“诗的态度”［１９］。

在儒家看 来，干 旱 示 警，实 是 因 为 人 事 不 协 天

心，鬼神仇怨之气上干天和而招致的灾异之象。要

想禳旱避灾，通过祭祀来感召天和是最为有效的方

法。考察汉画可知，雩祭是汉代民众热衷的求雨之

祭。应龙为有翼之龙，由普通龙历经一千五百年演

·０１１·



化而成，具有行水的神功。因为拥有此能，所以雩祭

时都少不了应龙。《汉书·天文志》云：“旱而为应龙

之状，乃得大雨。”南阳在汉代气候较为干旱，从相关

史书来看，冬春夏三季连旱的惨剧经常发生，所以应

龙图像较之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从目前业已科

学发掘的２７５座汉画墓来看，每墓少则１幅，多则数

幅。出现如此众多的应龙画像，当与两汉天下亢旱

的现实有关。除此之外，传说虹能吸饮，故在古人心

目中也成了能够降水的神灵。唐河针织厂汉画墓、

山东长清郭氏祠、山东嘉祥武氏祠等均出土有这种

造型的画像 石，反 映 了 古 人 祭 虹 御 旱 的 思 想 情 感。

儒家强调祭 祀 之 道 的 核 心 在 于 敬，认 为 只 有“祭 思

敬”，才能交于神明，也才合礼。作为一种以儒家学

说为主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的艺术，汉画在反映

祭祀应龙、长虹等神灵的场景时，无不表现出一种庄

重严肃、毕恭毕敬的态度。汉画中的应龙皆卷尾张

口曲颈展翼，一般被刻绘在墓室立柱的四侧或墓室

过梁这些重要位置。虹身呈弧形，两端各有一头，瞪
目张口，常被刻绘于墓室顶部。如唐河针织厂汉画

墓和山东沂水汉画墓，都是如此。虽然山东祠堂画

像多分格，但此类画像经常被设置在上层重要的位

置，恭敬崇拜的态度跟汉画墓比可谓是契符协律、异
曲同工。特别是山东沂水韩家曲村出土画像石上的

虹，不仅两龙头都向下喷水，而且龙头下各跪一人，

虔敬的态度 一 目 了 然［２０］。古 人 认 为 只 有 真 心 诚 意

地去感念受祭者的功德，受祭者才会因为感动而赐

福于祭祀者。

雩祭时，虽然对于受祭者要秉持恭敬之心，但当

受祭者不能消旱祛灾时，那么就要改为强制的手段，

胁迫旱魔就范。旱魔畏惧人驱杀，更甚于人畏惧其

施旱。君子明于此道，则不至于混淆人事与神事的

区别。虎食女魃也是祈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汉画

中对此也有生动的展呈。在洛阳西汉壁画墓上，树

木焦枯，树下 一 紫 皮 女 子 横 躺 于 地，正 被 一 恶 虎 吞

食。孙作云 认 为 此 图 具 有 除 魃 消 旱 意 味［２１］。此 类

画像还见于唐河针织厂汉画墓、南阳市达士营汉画

墓和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上。在中原，每当干

旱少雨焦土千里，庄稼枯死人难活命之时，用弓箭射

日也可解除旱象。由于这一风习的存在，中原地区

出土了很多射日汉画，典型的有南阳射日画像石，还
有郑州射日画像砖，画面大同小异。对于以农立国

的汉代而言，干旱无雨将是巨大的灾难，虎吃女魃和

射日等强硬手段的运用，是当旱魔肆虐时，民众意志

不消沉，为了理想，百折不挠，信心和斗志永存的表

现。其身愈困，其志愈坚。能做到这一点，在儒家看

来，就具有了实现和谐的希望。

三、乡射礼题材引导民众崇重德行明晓大义

儒家认为，趋吉避凶的根本在于修德，是内外交

困还是大吉大利，实随人的善举和德性而转移。《易
经》《论语》《荀子》在吉凶观上都认为灾祸福祉均系

人所自招，跟其德性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易经·坤

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论语·雍也》云：“人
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即不正直的人虽能

生存，但也只能靠侥幸避免祸害罢了。不正直难免

祸害，正直可 免 除 祸 害，正 直 在 儒 学 中 即 道 德 的 意

思［２２］。无论是孔 孟 的 生 命 哲 学 还 是 荀 子 的 制 命 哲

学，都共认人在积善成德之后，不仅可以参天地，而

且可以通神明，能够有效地规避灾祸。因此，在日常

生活中反思人的德性和德行，并在政治伦理的指导

下由自然人性实现向德化人性的飞跃，成了古人刻

绘汉画宣扬以德御患思想的基础。

乡射礼由于涵括着阴阳变化和儒家正命全性的

内容，所以从周至汉无论是倡德者还是修德者，都重

视从中获得智慧的启迪和灵感的点染。乡射礼的主

持者由德高望重、尚未获得官爵的处士担任，其仪程

的核心内容是三番射。四川德阳出土的一块汉画砖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举行乡射礼的情形。画面左侧１
人着长袍，手持弓箭，身体微屈作发射状，身后箭鞘

插箭３支；右侧１人装束与左侧相近，手持弓箭正目

视左侧那人发射。从装束来看，二人应为乡射礼中

的一耦［２３］。乡射 礼 画 像 还 见 于 郑 州 出 土 的 汉 画 砖

上，画面上射手也是身着长袍，身后的箭鞘里也插箭

３支，另１支箭已在弦上，正准备发射［２４］。乡射礼的

重心不在技巧和体力，崇重德行明晓大义并要人取

法才是其根本目的。乡射礼是道德君子的盛会，乡

大夫亲自举办，只有有德行者才配参加，这对于引导

民众修德向善具有重要意义。乡射礼对德的塑造不

是靠强制手段，而是将礼的准则内化为人的内心需

求，将德的要求升华为一种自觉情感，把天地的生成

变化之道变成“性命之德”去教化百姓。《礼记·射

义》说：“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

之志也。”此是说，射就是寻绎，射者每一次射箭都是

在寻绎其志向，射鹄的过程其实就是内省存养和进

取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跟儒家的修德过程是一样

的，所以孔子不无感慨地说：“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

贤者乎？”德行德性的多寡厚薄既禀于天，又见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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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的成败虽然关键在于射击的状态和技巧，但不

等于说调整 好 了 状 态 和 拥 有 了 技 巧 后 就 一 定 能 获

胜。发而不中时，要树立健康的成败观，反躬自问，

找出自己品德和技能上存在的不足，及时改过迁善。

这样，人不仅实现了仁义礼智这一性命之德，获得了

做人的价值，完成了生命的意义，而且跟“生生之德”

和“元亨利贞之德”的天地之德连结到了一起，达到

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乡射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和谐

的实践方式，人的真性情经这种文明活动的升华而

成就德性，所以《礼记·射义》云：“以立德行者，莫若

射，故圣王务焉。”性本善是儒家的基本理念，每个人

都具有行元亨利贞四德的潜能，因此，问题不在于君

子人格有多么伟大，也不在于君子如何修养出这些

德性以及拥有这些德性能否德福一致，问题只在于

他能否尽性，能否由性而“至于命”。只要能“穷理尽

性以至于命”，就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天道保持

一致，以德性为安止之所，在儒家看来，这就能保证

心地纯洁、精神快乐而安身立命无所忧惧了。进入

这样的境界，在儒家看来，就等于实现了德福圆满。

在圆满的德福面前，艰难困苦就会消遁，社会和家庭

就会处于一个和谐安定的状态。汉画把乡射礼朴素

的仪式转化成了对礼乐精神和德行德性的仰慕与追

求，而这种德行德性虽由礼序正齿固结所维系，然更

由射仪的教诲润泽而强化。因此，乡射礼汉画能够

成为引导民众提升道德修养的教化之具，是与其所

独有的“裁成”“辅相”之功分不开的。

汉画所表现的和谐内容，既是汉代民众对先贤

思想的理解、接受与阐发，也是当时哲学思潮和时代

精神的体现。民众刻绘相关汉画的行为表明，以儒

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本身具有推行和发展和谐

思想的良好基因，它所提出的有关构建和谐社会的

种种原则和践履儒家和谐理念的具体做法，反映了

早期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对儒家和谐要求与

准则的认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１］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的发掘［Ｊ］．文物，１９７３（６）．
［２］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Ｊ］．文物，１９７７（６）．
［３］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Ｊ］．考古学报，１９６４（１）．
［４］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Ｊ］．考古学报，１９９３（４）．
［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８．
［６］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Ｊ］．文物，１９７２（２）．
［７］黄明兰，郭引强．洛阳汉墓壁画［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６５．
［８］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Ｊ］．文物，１９６３（２）．
［９］孙作云．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Ｊ］．考古，１９７３（４）．
［１０］陈江风．汉画像中的玉璧与墓葬观念［Ｊ］．中原文物，１９９４（４）．
［１１］南阳市博物馆，方城县文化馆．河南方城东关画像石墓［Ｊ］．文物，１９８０（３）．
［１２］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６７．
［１３］贾公彦．仪礼注疏［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４．
［１４］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都县发现一批画像砖［Ｊ］．文物，１９８０（２）．
［１５］张道一．汉画故事［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５１．
［１６］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Ｊ］．中原文物，１９８２（１）．
［１７］高亨．易经古经今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２９５．
［１８］邓云涛．中国救荒史［Ｍ］．上海：商务印务馆，１９３７：１１．
［１９］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１４．
［２０］王子今．龙与远古虹崇拜［Ｊ］．文物天地，１９８９（４）．
［２１］孙作云．洛阳西汉壁画墓考释［Ｊ］．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７７（４）．
［２２］杨泽波．从德福关系看儒家的人文特质［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４）．
［２３］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Ｍ］．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０３．
［２４］张秀清．郑州画像砖［Ｍ］．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８：９５．

［责任编辑　孙景峰］

·２１１·


